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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报 讯　“当 一 辈 子 工 人
八级封顶 ，没奔头！”——最近 ，
当西 飞工业公司 16位被评为高
级技 师 的 工 人 从 京 载 誉 归 来
后，这一 旧 有 的 观念 受 到 了 冲
击。不 少 中 、青 年 工 人 认为 ，只
要自 己 努 力 钻研技术 ，走 岗位
成才 的 路 ，当 工 人照 样 可 以 大
有作为 。

在“文凭热”风行一时 的
时候 ，这个公司不少常年 辛苦
于生产一线 的 工人 ，特别 是一
些谙熟技术的佼佼者不安心一
线生 产 ，认为 “当 工 人低人 一
等，还是弄张文凭 当 干 部有 出
息”。于是 ，许多一线工人想
方设法 向科室 调 ；一些从技校
毕业 的学生 ，下车 间后不在
生产上 下功夫 ，仍抱着 书本不
放，希望再搞 一张大学文凭跳
离一线 。

1988年 ，国家将 西飞公 司
做为我省唯一评聘高级技师的
试点单位 。经过严格的技术理
论、操作 考试和论文答辩等考
核，有16名 工 人被评为高级工
人技师 。这16名 高级技师都有
着二 、三十 年 工龄 ，分别 是铆
工、车 工 、铣工 、钳工 、板金
工、铸 工 、焊 工 、外勤 军械 、
试飞检验 、精修 电 工 等方面 的
权威或专家 ，每 一个 人都能拿

出自 己 的 一 、二个 “绝招”来 。
有31年 工 龄的 飞机板金 工 杨树蕃 ，善使一把

小榔 头 ，他 的 薄 板 校 形最 为 拿 手 。飞机蒙 皮 零件
成形过程 中 ，有 的人 一榔头下去是一个点 ，而他的
榔头下 去不 留痕迹 ，并且凭着 多年 积 累 的经验 ，用
手一 摸 便 知 蒙 皮 哪 里 紧 哪 里 松 ，榔头 的 着 点 该
在何 处 。经他灵 巧 的双 手成形的 活 ，使 一些 对公
司工人技术抱怀疑态度的外国 专家也叹为观止 。

铆工 高 级技师 闵新民 ，擅长镜面蒙 皮修 复和
新工 艺探索 ，为公 司 解 决和排除 了 一 系 列 重 大 工
艺技术 问 题 。在威基塔 的 波 音737垂尾 蒙皮 出 现
鼓动时 ，美 国 工 人排除不了 ，他只用 了 半个小时
就完全排除了 ，成为 美 国 波音公 司 认可 的我 国 第

一位 、也是唯 一 的修复 穿透包铝层蒙皮的操作 者 。
经他修复 的镜面蒙皮6张 ，价值2万余元 ，挽救波
音检修门两个 ，价值2000美 元 ，他 自 行设 计 的密
封胶涂敷专用 胶枪 ，不仅为 国家避免了进 口 ，节
省了外汇 ，还把 工效提 高 了 10倍 。

本报 记 者　刘 鹏⑭

大家 谈

出息 就在脚 下

一个 时 期 ，常 听 到 一

些工 友 感 叹 ：当 个 工 人 ，
有啥 出 息 ！西 飞 十 六 名 高
级工 人 技 师 个 个 有 绝 招 的

报道 ，给 我 们 以 启 示 ：出
息和 作 为 并 不 在 于 一 个 人
从事 什 么 职 业 ，而 在 于 用
什么 态
度来 对
待自 己

所从 事

的工 作 。

人常 说 ，七 十 二 行 ，行

行出 状 元 。一 个人 只 要 有 雷

锋同 志 那 种 干 一 行 ，爱 一 行 ，
专一 行 的 精神 ，在 任何平凡
的岗 位上 都 可 以 创 造 出 不 平
凡的 业 绩 。这种 事 例 ，古 今
中外 是 屡 见 不 鲜 的 。就 拿 新
中国 成 立 以 后 来 说 ，纺 织 工
人郝 建 秀 创 造 了 著名 的 “郝
建秀 细 纱 工 作 法”，以 发 明

“ 倪 志 福 钻 头 ”引 起 国 内 外

科学 家 重 视 ，并 担任 了 工 程
师、总 工 程 师 的 倪 志 福 ，

年轻 的 木 工 李 瑞 环 成 了 名
噪一 时 的 “青 年 鲁 班”……

谁个能 说 他们 的 成 就 是 没 有

出息 呢 ？
已故 的 伟 大 数 学 家 华 罗

庚曾 经 写 诗
告诫 青 年 ：

“ 妙算 还从

拙中 来 ，愚
公智 叟 两 分 开 。埋 头 苦 干 是
第一 ，发 白 才 知 智 叟 呆 。勤
能补 智 是 良 训 ，一 分 辛 苦 一

分才。”愿 青 年 朋 友们 能 牢
记先 辈 的 遗 训 ，在 埋 头 苦 干
中增 长 才 干 ，靠 奋 发 的 拼
搏精神 赢 得
成就 。热 爱
你的 工 作 ，

出息 就 在 脚
下！

（ 石 闻 ）

三秦短波

△韩城发电厂青工转正
要考政治课 。考试不及格者
不予转 正 。实行这种制度 的
目的是为了 克服过去青工转
正重业 务技术 ，轻政治思想
的倾 向 。

（ 孙 国 栋　程 艺 新）⑬
△ 我 省 13个 厂 家 的 17

种产 品 荣 获 1989年 纺 织 工

业部 优 质 产 品 称号 。获 奖 励
的产 品 有 陕 西 第 一 毛 纺 厂 的
方园 牌 35033毛 涤 混 纺 派 力
司，秦 都 制 鞋 厂 的 秦 都 牌 注
塑女 布 鞋 等 。

（ 高 彦 民）⑬

△ 省 级 机 关 首 次 会 计 知
识大 赛 近 日 揭 晓 ，省 综 合 勘
测设 计 院 的 陈 宇 ，省 计 量 测
试研 究 所 的 杨 欣 分 别 荣 获 前
二名 。他 们 将 代 表 省 级 机 关
参加 全 省 和 全 国 的 会 计 知 识
大赛 。　（段 乔 斌 ）

今日 神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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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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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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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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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游
荡。

西安 钢 铁 厂 二 炼 车 间 加 强 思 想政 治 工 作 ，强 化 管 理 ，去
年第 四 季 度 生 产 形 势 一 月 比 一 月 好，12月 份 炼 钢 5千 吨 ，创
建厂 月 产 最 高 记 录 。目 前 他 们 锐 气 不 减 ，力 争 今年 生 产 再 上
新台 阶 。这 是 工人正 在 向 炼钢 炉 吹 氧 升 温 。　柳 影　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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冰清 玉 洁　煤 海 忠 骨
——记 在井下光荣牺牲的 省 劳模何军其

何军其，42岁 ，韩城矿务
局下峪 口 矿维修工 ，井 下24年 ，
负伤 16次，1989年9月 16日 因
意外 事 故 以 身 殉 职 长 眠 煤
海。

在遇不幸 的 当 天 ，何军其
既感冒又 发烧 。上班 前 ，他对爱人说：“我
心里慌 ，浑身疼得很。”爱人说：“你一
年到 头 不休息 ，今天就休 一个班。”“休
啥哩 ，剩两个人——活咋干。”说罢 ，把
下井 的毛 巾 往脖 子 上 一 围 ，便 走 了 。

这一走 ，就再也没有 回 来 。
他没有死 ！他的名字 、模样 、精 神以

至于连 同他的事迹联结在 一起 的每一个绰
号都牢牢铭刻在矿工 的心里 。

矿山 金不换
这是13年 前 的 一件事情 。何军其那时

还在铜川煤矿李家塔矿六 区 当 放顶工 。一
次，金华 山矿 工作 面 出现构造 ，采空过高 ，
三排30根柱子 失去 保险能力 。弄不好会形
成游柱 ，继之大塌方 。全矿组织力 量放 了
4 天，30根 “黑大 汉 ”仍 凶 煞煞地撅在那
里。全矿无策 ，只有 去李家塔矿去 请何军
其。何来到井下 ，三瞅 两看 ，说：“其他
人靠 后 ，派 一个机灵 的 尾我。”不到4小
时，30根柱子被放得一 干二净 ，直看得金
华山矿的干部工 人大眼瞪小眼 。这个矿的
领导 当 晚找到 李家塔矿 ，说：“我们用 4

个骨 干 工 人换你何军其！”李家塔矿 的领
导说：“别 傻想 了 ，送400个骨干 工 也不
换。”

活拔柱器
何军其 “活拔柱器”的绰 号在下峪 口

矿被矿 工们喊 了10多 年 。
采煤五 队 工会主席范应 涛说：“只要

何军其说这柱 子 回收不 了 ，全韩城矿 务局
就没一个人能收得 回 来。”

柱子被压入矸石 一米多 深 ，别 人用 拔
柱器拔 不 出 来 ，他仅需一把镐一张 锨 ，左

挖挖右刨刨 ，然后双手一扣 ，拦怀一搂 ，
腿面一 顶 ，摇 几下 ，怒吼一声 ，埋得结结
实实 的柱子便会拔地而 出 。

去年 8月 ，采 面 老孔突 然 出 水 ，几十
米宽 的 掌子 面全被水淹 了 。底 板 松软 ，
顶板 下 落 ，支柱 下 沉 ，矸 石 不停地啪啦 啦
掉。水 浸 机 头 ，28根 柱 子 露 水 仅 20
公分 。脚 下 黑 水 ，头上悬 石 ，没人敢 去 虎
口拔牙 ！

工程师 一 看 ，说：“没办法收了。”
队长 一看 ，说：“放弃！”

何军其走过来 ，不紧不慢地说：“28
根柱子 两万元哩 ，让我试试。”

他脱得一丝不挂 。井下原 本就冷 ，加
上要风流畅通 ，两米直径的鼓风机不停劲
地吼 ，别 说光身子 下水 ，在呼呼地巷风里 ，
穿着 衣服都 要打 战哩 。一连16个小时 ，何
军其 泡 在 水 里 ，28根 柱 子 被全 部收 回 ，
回到 家 ，爱 人 看 见 他 身 紫 脸 青 ，失 声
就哭 。

井下铁柱子
一天 ，何军 其 干完份内 的维修活 ，照

例抄起铁锨来到掌子 面帮采煤班攉煤。他
脱了 衣服 ，正 干得起劲 。突然顶板 “咔
咔”作 响 ，碎石噼噼啪啪往下掉 ，何军其
大喊 一声：“快闪开！”一把推开 两个攉
煤工 ，箭步跨到掌子 面 中 央 ，用 肩帮扛起
一个斜地的梁子。“哗啦”一层软矸石掉
了下来 ，正好砸在何军其的 身 上 ，左 手指
马上就是一条二寸长的 口 子 ，鲜血迅即染
红了左臂 。其他人正欲上前帮手 ，他又一
声断喝：“不要 靠近！”眨眼从地上抓起
一根顶柱支了上去 ，瞬间排除了一场大 冒

顶。

往井上调——不去
井下 工作艰苦 而危险 ，矿 工们常说这句

话：“战场是死了 没埋 ，井 下是埋了没死。”
为了从井 下调到井 上 ，多少人不知搅动

了多少脑 子 。泡病 号 、走后 门 、拉关 系 、塞
黑拐……有个工 人为 了能到井 上 工作 ，泡 了
两年病 号后又装起神经病来 。一到井下他就
嗷嗷乱吼 ，一吼便是几个小时 。

第三次往井上 调何军其 是去 年年初的事
情。矿 上 决定让何军 其到安检科 当 安检 员 ，
队长焦富民找到他：“老何 ，你身体不好 ，
给你换个 工作。”何诘问：“怎么 ，工作我
没有 干好？”“不是那意思 ，井下 几 十 年 ，
大家不忍心。”“我说屈我 了 ，我说我不想
干了 ，我说我不能 干 了？”队长被噎得难受 。

侄子也是井下 工 ，见叔叔每天咳 出 的痰
里黑 中 带血 ，便劝他说：“别 固执了 ，到井
上来吧 ，你看你那手 ，伸都伸不 直 ，你看你
那背 ，驼的象张 弓。”

何军其不吭声 。
侄子 又说：“你 已经是省劳模 了 ，名有

了，你现在要考虑家庭 ，考虑怎么把我弄到
井上来。”

何军其骤然大怒：“大家都想 自 己谁想
企业 ，大家都到井上来煤谁 出！”

本报记者　翟 龙
本报通讯员　长 兴　长 青⑭ （林 涛 题图 ）


